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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风云年代家国情感的谜底
——读骁骑校《长乐里：盛世如我愿》 □马 季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是网络文学作家骁骑校的新

作，在番茄小说连载，入选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

（2020年度）网络小说影响力榜。小说自太平洋战争爆

发前的上海讲起，主人公赵殿元和杨蔻蔻这一对江湖儿

女在乱世的泥淖中艰难求生，而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过街

楼里弄长乐里的邻居是一群职业不同、各怀秘密的租

客，大家一起经历着上海租界易手后的动荡、食物的短

缺和地痞流氓的盘剥。与盘踞在潘家花园里的日伪汉奸

潘克复进行生死搏斗后，赵殿元在暴风骤雨中陡然穿梭

到80年后的上海，为它的繁华和现代化深深震撼。赵殿

元在潘家宁和华师大历史系钱教授等人的帮助下，走访

旧人、查阅档案，终于揭开谜底、获得真相。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前半部分的平民生活描述与

剧作家夏衍于1937年创作的三幕剧《上海屋檐下》颇为

相似，后者刻画了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女人、

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等小人物群像。这些人拥挤在一个

“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个体与集体、

家庭与国家从来都不是能够轻易剥离的他者，小家的安

定和幸福离不开国家的富强和昌盛。骁骑校的笔力老

到，寥寥数语、数个场景就表现了老上海动荡、复杂的环

境，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小人物难以获得最起码的生存

保障。长乐里就是整个旧上海的缩影：光天化日下，赵殿

元多次遭到抢劫、殴打，像《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一样，黄

包车也被无故扣留，儿女被绑架、工厂被强买之类的事

情也屡见不鲜。底层平民把每一天当作生命中的最后一

天，吴太太恢复了她胭脂豹的女水匪身份，赵殿元让自

己成为了杀手。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后半部分，赵殿元穿越到

2021年，上海的面貌让他大吃一惊。“高楼大厦林立，并

不是外滩那种花岗岩建造的大楼，而是玻璃造的，高耸

入云，马路上车流汹涌，尽是些稀奇古怪的车型……一

群年轻人涌进车厢，叽叽喳喳，欢快无比，他们有男有

女，装束奇怪，面色红润，不像是吃不饱饭的样子，赵殿

元内心的震撼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一切曾经是梦

想：日本侵略者被彻底赶出中国；在朝鲜战场上，中国战

胜强大的美国……中国实现经济腾飞，并拥有了强大的

国防军事工业。透过主人公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上海前

后80年的巨大变化，感受到历史穿越带来的强烈的震

撼体验。

这部小说的结构在网络小说里很独特，快速的场景

转场和跨度极大的平行世界构建带来了情节的割裂和

叙事的难度，如何将前后两个部分缝合起来，非常考验

作者的能力。在内容上，家国情感的叠合使得《长乐里：

盛世如我愿》超出了一般网络小说的表意深度；而在艺

术手法上，小说穿越前后的情节互动则提升了小说的叙

事张力。显然，作者借用了推理小说的写作方式，抽丝剥

茧，带领我们探案、解谜。在英国侦探小说大师约瑟芬·

铁伊的代表作《时间的女儿》里，病床上的格兰特探长根

据他缜密的推理和仅有的博物馆资料，一举推翻了流传

四百年之久的历史定论：理查三世为了纂取王位，谋杀

了囚禁在伦敦塔中的两个小王子。铁伊这一独特的写作

方式被冠以“历史推理派”的名号。骁骑校同样精通此

道，他一方面构筑历史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又将历史轨

迹视为解谜攻略。“潘家花园激战之后怎么样了”“杨蔻

蔻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等悬疑设定，吸引了读者极

大的兴趣。长期以来，中国推理小说总是难以令人满意，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写作者缺乏踏踏实实处理细节

的能力和耐心，设谜和解谜之间不能形成完美的卯榫结

构。骁骑校在这部非典型推理小说中展示了其推理叙事

的才华。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虽然采用穿越的手法，但在

创作态度上又十分严谨，可谓一丝不苟。从老上海的建

筑、饮食和民俗

习 惯 ，到 拆 白

党 、黑 社 会 帮

派，作者做足了

功课。这种从社

会本来面貌出

发进行创作的

态度，使得作品

毫无“违和感”，

完全避免了一般网络写手眼高手低的毛病。其中，小说

的语言表达尤为出彩。在不同背景下，小说人物的语言

表达习惯有着明显的区隔：在前半部分，基本上都是上

海话，极具口语性特征，让读者能够沉浸在小说所营造

出来的老上海滩的氛围里。例如，赵杨两人横穿马路差

点被一辆福特轿车撞到，驾驶员探出头来大骂：“侬要做

孤孀阿是！”而到了后半部分，人物语言基本上都是普通

话，这不仅符合当下时代特点，更能让读者清晰地划分

开两个时代，对不同时代所具备的精神内涵感受更深。

比如赵殿元刚穿越到2021年遇到潘佳宁时，潘佳宁的

第一句话是“你忘带口罩了么？”读者不禁为之会心一

笑。小说的故事设定来自于作者的用心和贴心，作者能

够洞悉读者心里所想，按需供应。第52章既是小说的高

潮也是连接前后两个部分的关键纽带，赵殿元犹如孤胆

英雄，在潘家花园里持枪激战，以一敌众，终于击毙匪首

潘克复。骁骑校借助影视叙事炸裂的画面感，满足了读

者对血战上海滩、英雄本色的热血幻想。

骁骑校的小说无疑是网络小说中的一股清流，他被

众多粉丝亲切地称为“校长”，他们认为“‘骁骑校’三个

字是网文作品质量的保障”。正是因为有骁骑校这样的

网络作家的存在，我们对于网络文学的精品化、经典化

才更有信心和希望。

擅长现实题材创作的网络作家麦苏，于2022年9月推

出了新作《生命之巅》。这部小说以几位平凡的医护工作

人员的经历展开故事，讴歌了医护人员救死扶伤、舍己为

人的奉献精神。一言以蔽之，这部小说是对我国劳动者十

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总体性叙述，结合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作品更具有了特殊的现实意

义。作品的故事设定既有网文特色，又兼具鲜明的主题

性，描绘了在疫情中奋不顾身冲在第一线的“白衣天使”们

褪下白大褂和口罩后平常人的一面，将惊险刺激的救援情

节与平淡温馨的恋爱生活交融起来，构建出一个具有浪漫

奇幻色彩的现实世界。

小说将多个医疗救援故事巧妙串联，通过个体具有真

实性的苦难书写，塑造了隐藏在芸芸众生中的平民英雄形

象，因而陆续出场的主要人物都可以视作苦难叙事的主人

公。男主“冷刀子”钟景洲本是医学专业的高材生，因错过与

在行医路上罹难的父母见最后一面的机会而患上应激性创

伤心理障碍，从此告别手术台，转而成为一名普通的救护车

司机。“冷刀子”的恋人“小夏天”夏沫幼时住在贫穷落后的春

天里村，为了改变命运，回报家乡，她全心全意投身于医学事

业。与钟景洲话不投机的男护士张东，因赌气离家而没能救

回突发心肌梗死的父亲，于是立誓要完成父亲的遗愿，成为

一名优秀的护士。在一辆小小的救护车中，司机、医生、护士

之间的故事徐徐展开。

作品将个体苦难作为人物刻画的起点与基础，让相对

密闭的救护车空间成为故事发展的场所，把遭受不同苦难

的人物汇集到一起，用冷静客观的镜头语言来观察他们的

合作与冲突，形成了独特的苦难叙事效果。苦难书写往往需

要人物的理性叙述和彼此的情感共鸣作为叙

事动力，而密闭的空间和紧凑的救护情节恰好

为本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隐藏在人物背

后的曲直故事得以徐徐展开，形成明暗双线并

行的模式。对文中着墨较少的几位受助者，作

家则精准写出了另一层苦难：溺水、重病、车祸

受伤、雪灾受困等飞来横祸对个体造成的极大

打击。这一层苦难相比之下更贴近于日常生

活，能够得到公众的情感认同。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苦难与折磨对于人

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是脆弱的铁

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这就揭示了苦难书

写的两个维度：奋斗与乐观。苦难书写的主人公

在奋斗的基础上，向乐观的目标前进。无论是人

物出身的艰苦还是飞来横祸带来的种种苦难，

作品中的人物都在竭力避免事态的恶化，展露出人物向善的本心。面对明知故

犯的碰瓷惯犯李子军，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仍竭力救助，将他骨折的腿做了紧

急止血处理，避免了截肢的风险。在对待多次恶意中伤自己的护士张东的离职

时，钟景洲依然选择帮他介绍新工作，只是源于同样失去父亲后的那一份感同

身受。小说不仅用温暖细腻的笔调道尽了人间的温情，字里行间也寓示出中国人

民面对苦难打击绝不低头的血性抗争精神，令人动容。如作家本人所言，“我希望

我的故事能给读者的生活增添一丝亮色，大家一起努力面对眼前真实的生活。”

非常压力下，民众对英雄形象的渴望与追求更甚以往。不管是央视对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大力推崇，还是宣扬英雄主义的影视作品在中国红

极一时，都表现出我们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上对英雄人物的多重肯定。如

果说苦难书写是这部小说选取的创作途径与方式，那么英雄塑造就是这部

作品的最终目的。作品成功塑造了钟景洲这一医术高超、认真严谨、不苟言

笑的“完美”医生形象。应该说，他的平凡与执着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英

雄品质。

比起网络文学中英雄男主“开挂”式的人生和遇到困难时能得到“金手指”

般机械降神的援助，钟景洲的成长充满了艰辛。他一度选择沉沦，封闭自我，直

到夏沫逐渐打开他的心门，卸下他的防御，他才决定重回外科医生的岗位。在

钟景洲身上，“能力”与“责任”的二元对立贯穿始终，随着抑制其“能力”的负面

心理因素得以消除，失衡的天平终归平衡，人物弧光由负面转为正向。从原本

的“普通人”成长为“英雄”，钟景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他不会像古代侠客一样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只是尽职尽责，默默地完成自己的分内之事。即便在

人生滑入谷底，甘心成为司机的时候，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使命感、责任感仍然

在时刻唤醒钟景洲的良知，致使他不由自主地插手一些分外之事，帮助受困受

灾的群众。由此，传统现实题材作品中的“侠客”形象和网文“开挂”男主形象在

他身上合二为一。同时，爱情的滋润也让他露出了“铁汉柔情”，一脸浓密胡须，

做事板正有眼的他，在面对病床上的夏沫时，是温柔的、贴心的，内心的阴影也

不知不觉渐渐消弭。

从文本的角度看，男女主的双向互动弥补了医学类网络文学中情感部分

的相对苍白，丰富了人物形象，使读者对英雄自然地产生亲近感。如果说医学

知识建构起了文本叙事的基本框架，那么情感描写则开拓了文本意蕴层面的

多样性，英雄形象由此得以立体丰满，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揭示苦难与歌颂伟大，本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个重要向度。近年来，网

络文学深耕现实题材，一批作品已经初露现实主义佳作的端倪，麦苏就是其中

一位不容忽视的作家。由于网络文学本身自带的幻想性、虚拟性，与现实生活

存在一定距离，过分追求“网感”的现实题材网络小说总是让人感到差了一把

劲儿。可喜的是，麦苏等一批网络作家在现实题材领域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突破。从《生命之巅》所做的努力我们不难看出，网络文学同样可以在现实题

材领域开花结果。在传统现实主义的烛照下“续写”网络文学，肯定需要网络作

家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收获也将超出我们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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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家七英俊的最新作品《成何

体统》不同于以往的“穿书”小说，这部作

品之所以被读者认定为“反转到最后一

刻的反套路宫廷文”，自然与它脑洞大

开、无限反转分不开。七英俊本身就是一

个思维跳跃、爱开脑洞的“90后”青年。

从2016年在微博连载的群穿文《有药》

就可窥见她的创作风格——“脑洞大”，

这也是后来她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不

管是《有药》还是《成何体统》，都是以微

博为载体传递给读者的，而正是微博具

有可以让作家和读者交互式交流的属

性，让她的“脑洞”灵感得以不断迸发。对

她来说，创作的过程也许就是不断“挖

坑”“填坑”的过程。正如韦勒克、沃伦在

《文学理论》一书中所提到的，“诗人是一

个社会所认可或推崇的白日梦者；他不

必去改变自己耽于幻想的性格，而是要

持续不断地幻想下去，并公开地发表自

己的幻想”，作家是天然具有丰富想象力

的，他们善于造梦织梦。七英俊在她的小

说中编织了一张张网，看似交错迷乱，实

则有着千回百转的联系。

脑洞等于匪夷所思的想象吗？或许

大多数人会这么理解。不过七英俊对“何

为脑洞”有着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脑洞

代表着好奇心，我对世界始终是保持好

奇心的，它让我有一种自发的驱动力想

去深入学习和探索。”谈到如何开发自己

的脑洞，她表示：“我觉得就是多关注不

同的领域，丰富自己的阅读量，用心感受

生活。”同时，她希望自己的一个个小小

脑洞终有一日能容山海。反转，简单来说

就是故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成何体

统》的烧脑之处不仅在于它的世界设

定——“穿进穿书文”，还在于它的无限

反转。在具体情节上，小说利用人物的限

定视角进行叙述，形成多重反转。比如反

派Boss端王总像提前预知主角的计划，

让男女主猜测他可能也是“穿来的”，读

者阅读时跟随主角视角，也会后背发麻

地得出相同的判断。最后随着故事的推

进，线索渐渐明晰，端王的身份得以揭

示——“纸片人”，而非“穿越者”。这种不

断打破读者心理预期的反转不仅使故事

跌宕起伏，也最大程度地把读者“卷”入

故事之中。

消费文化下的网络文学天然带有商

业属性，读者的反应和阅读期待是很多

创作者在创作之前以及创作过程中所持

续关注的。七英俊个人也很在意读者的

反馈，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人来疯”“如

果没有人捧场，我就没有动力了”“反馈

的人越多，我就写得越起劲”。这部以微

博连载方式发布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让读

者不断催更，离不开作家巧具匠心的结

构安排——套娃式结构。所谓俄罗斯套

娃式的叙事结构，是指按照俄罗斯套娃

那样架构故事：一个主要故事包含另外

一个或者几个派生出来的故事。不同于

以往的穿书小说，这部小说用套娃式穿

书的结构建构了双重叙事空间。一个现

代社畜穿进小说《穿书之恶魔宠妃》，而

这部小说也是穿越文，再次穿进了《东风

夜放花千树》。发生在《东风》中的故事，

一些看似是出自自由意志的决定，其实

不过是《恶魔宠妃》中的情节设定。“马春

春并不知道世界上存在一本名叫《穿书

之恶魔宠妃》的穿书文，也不知道已经有

人从更高处阅览过自己的一生。”这里上

升到了对于生命深度的思考，我们究竟

是“真人”还只是“纸片人”？小说打破了

以往穿书文中的全知全能视角，运用人

物的限定视角造成阅读障碍。如果说谢

永儿是原小说的外挂，那么现小说就是

反外挂，传统网文中的“金手指”在这里

失效了。“谢永儿有些诧异。看来自己的

到来确实更改了剧情，这庾晚音竟然没

有惹怒暴君进冷宫，而是得了他的欢心，

还封了妃。”套路被推翻，“金手指”在谢

永儿这里失效了。如果从谢永儿视角看

故事进展是套路，那么双穿的男女主就是

反套路。比如谢永儿献艺吉他，借着现代

技能的优势显示不同于其他“纸片人”的

优越，按照套路，其他人连弹错音符也不

会被发现，所以随意发挥；但男女主的存

在戳破了这种优越感，“夏侯澹在桌子底

下猛掐自己的大腿，以免笑场”，“庾晚音

一低头，恰好看见了他猛掐自己大腿的动

作，顿时埋得更低了”，使炮灰女像跳梁小

丑般滑稽可笑。套娃式的结构、人物的限

定视角等给套路和反套路的运用提供了

可能，以此对抗读者因审美疲劳而产生

的倦怠感，让读者在新的叙事结构和反

套路中获得重重惊喜。

网络文学显著特点之一是娱乐性，

这也是网络文学一直以来饱受争议的话

题，但娱乐消遣的背后我们很难说它对

指导我们的生活毫无作用，简单地认为

它们消解了思想性，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穿越小说包括穿文小说之所以如此受欢

迎，与它的满足期待分不开，有责任感的

作家并不会因此放弃思想性。《成何体

统》看似搞笑娱乐的背后却蕴含了更深

层次的哲学思考，以及现代意识。在这

里，穿越者成了全知全能者，其他人都不

过是“纸片人”，天然具有优越性。故事里

发生的事其实是小说的文字设定。当出

自“自由意志”的选择或可能是另一个更

高剧本中的情节安排，穿越者都无法证

明自己不是“纸片人”时，行为还有没有

意义？很显然，作者传达的态度是有。男

女主经过一系列思想斗争选择了搭伴合

伙、并肩作战。面对既定剧本，女主摆出

自己的态度——“你错了，这不是逆天而

行，这是要天顺我意”，“我们社畜可以包

容一切甲方，除了不付钱的。想让我坐这

个位子，就得把我要的给我”——可以配

合剧情走向，但是必须在不违背自己的

意志前提下。这既有“明知不可为而为

之”的意味，也是对今天个人追求的投

射。优秀的网络文学绝不会在追求娱乐

性的同时放弃思想性，《成何体统》这部

小说便是如此。如果说小说剧本是故事

人物的“天道”，那么男女主的反套路其

实就是对天道的抗争。

在互联网大背景下，七英俊这位年

轻的“90后”女作家用她的脑洞编造了

一个个奇思妙想的故事，大胆尝试以穿

书形式进行一系列反套路叙事，给读者

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开脑洞其实就是

一个挖坑、填坑的过程，脑洞的运用可

以带来悬念和反转，当然对作家的想象

力也有很高要求。《成何体统》这部小说

让读者在莞尔一笑之余，还产生了对生

命哲学的思考，如个人与他人、个人命

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以及对天道的追

问，这何尝不是当今网络文学生命活力

的体现。

我国文学有着浓郁的现实主义创作底色，不同时代的作

家们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热切关注，近年来网络文学也迎来

了现实题材创作的高峰。由顾天玺所创作的小说《尖锋》，以辅

警张小波为主角，展示了辅警行业的艰辛和新时代青年在面

对职业、婚姻等诸多人生大事时的抉择。

小说以“遭遇式”的情节推进方式，让人物不断遭遇各种

各样的事件与案件：解救跳河女、电瓶车盗窃案、毒品案、人口

贩卖案、走私案等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其间穿插夹杂着极富生

活气息的情节：张小波与马小利二人的情感纠葛，张小波父母

张卫国与李芬芳二人之间的夫妻深情，张卫国对自己写作梦

想的追求和李芬芳艰难操持家庭生计的艰难，马小利闺蜜钱

倩对不幸丧偶的张小波师傅卢远明的热烈追求以及钱倩与卢

远明儿子卢墨的相处等等。

这样的小说情节及其结构方式，与传统通俗小说中“箭垛

式”的人物形象塑造与“滚雪球”式的情节推进方式极为相似。

密集繁复的事件如同箭矢向小说中的主角攒射而来。一方面，

能够借助主角张小波在繁复事件中的言行来展示人物形象。

例如在高速路口检查过往车辆时，张小波一双“神眼”从不放

过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在面对女友马小利同自己的矛盾时，

张小波既坚定又体贴，努力在事业与爱情中寻找平衡的狼狈

样子……都让这个人物不再流于网络小说中常为人所诟病的

扁平化、脸谱化。另一方面，“箭垛式”的人物塑造方式也能够

不断为小说营造出戏剧化的高潮。读者被带入到了“辅警”这

一原本大众相对陌生的职业之中，伴随着张小波的视角体验

案情，凝视罪恶，思考人性。同时，小说以“滚雪球”般的方式让

事件带动事件，用人物引出人物，从而构建起完整的文本世界

与丰富的人物群像。

在某些同类型的网络小说中，由于作者本人往往就是小

说中主角的化身，因此难免会将个人带入创作之中，让主角披

荆斩棘，仅凭一人之力就解决重重困难，展示出一个接近完美

的强者形象，以文笔补完自身。但这样的人物本身是脱离现实

的，生活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作为运行的法则，

现实的精彩之处在于它并非由个人的言行而是以群体的活动

作为全部的内容。在小说《尖锋》中，作者就很好地避免了这个

问题，在聚光灯下的张小波和马小利两位主角自不必说，其他

如《月亮与六便士》中主角一般追梦的张卫国，如地母般宽厚

可亲的李芬芳，坚定、主动有主见的新时代女性钱倩，既是好

师傅又是好警察、但在爱情面前稍显怯懦的卢远明……这些

人物虽身处主角的光环之下，但自身的光芒却并未被小说主

角完全掩盖。

从小说的内容层面和价值层面来看，作者无意于在作品

中充当道德裁判和价值评判的“上帝”，更多是以“接地气”的

方式对普通民众的价值取舍进行客观呈现。以小说中人物的

人生道路抉择来看，张小波高中时亲历了城管人员不文明的

执法行为，因此在成年之后希望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马小利原本遵照父母的期望在大学任教，但是本人却更希望

能够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在互联网时代的风口上乘势起航；

张卫国原本在国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后来则选择辞职追

寻自己的创作理想；原本与张小波同年入职的其他辅警，有的

选择了自己开店，有的选择投身于互联网时代的诸多新兴行

业中。

在“立业”的选择上，互

联网时代催生了大量的新兴

职业：网文作者、视频博主、

外卖骑手、平台司机等等。新

兴行业的涌现提供了大量的

就业机会，同时也冲击着人

们对于就业择业的传统观

念。稳定、福利、待遇、社会认

可度不再是年轻人就业时的

主要选项，个人喜好、兑现能

力、个人体验等同样成为了

年轻人择业时所考虑的重

点。而在婚恋问题方面，作者

塑造了钱倩与卢远明这两位

角色。面对心仪的对象，身为

女性的钱倩在与卢远明相处时更为主动，作为新时代独立女

性的她对自己未来的婚姻有着明确的要求——精神和灵魂的

契合要远大于对物质的满足，婚姻的本质应当是爱而并非物

质。因此，即便心仪的对象与自己存在着年龄的差距，并且对

方中年丧妻、家中尚有一个儿子，钱倩并未却步，没有停止自

己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这种新时代的婚恋态度，同样展现出

对以往传统观念或传统言情小说中所谓“门当户对”“才子佳

人”“才色相慕”等观念及传统写作套路的突破。尤其是在钱倩

与卢明远二人的相处中，身为女性的钱倩处于积极主动的一

方，反观身为男性的卢远明则处处消极被动，直至最终才鼓起

勇气表白心意。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有意或无意中向读者展示

了“她时代”的来临：女性主义的崛起、女性形象的改变和女性

思维的变迁。

在这部小说中，同样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深思的细节，例

如张小波与表哥秦志伟的关系。秦志伟误入歧途，希望能够通

过金钱收买和利益诱惑的方式，让表弟张小波成为自己违法

犯罪活动的保护伞。但是表兄弟二人之间并不亲密，父母及其

同辈血亲的后代相较于父母辈，血缘关系已经淡化，加之独生

子女的成长环境影响以及城市化对于根植乡土的传统伦理观

念的冲击，后代之间很难形成父母那一辈人彼此之间深厚的

亲密关系。这一点同样客观呈现在小说之中，作者虽未曾在小

说中现身说法，但作为对现实的真实展露，这同样是一个发人

深省的问题。

纵观《尖锋》，这部作品通过对当代生活细致的记录和描

摹，客观展现了当代人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状态。作者以独特的

视角和细腻的文笔将现代生活中的美好和烦恼在文本世界中

一一还原，折射出时代洪流中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作品所反

映问题的普遍性和自发的批判意识，一方面改变了此前人们

认为网络写作局限于无病呻吟和自说自话的偏见，同时也提

供了看待这个世界和社会现实的多元视角。不可否认，现实题

材网络小说在艺术水准上与传统文学尚存一定距离，但凭借

着“接地气”的本位文化特质，如《尖锋》这样的作品能集中笔

墨去摹写当代社会的一隅，展示现实的一种，亦不失为当代文

学花园里令人眼前一亮的一朵小花。

千回百转 脑洞大开
——七英俊长篇小说《成何体统》读后 □刘丽文

顾天玺长篇小说《尖锋》：现实一种
□陈 涛


